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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画派与加拿大国家意识、

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①

王洪斌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国内学者很少从艺术的视角来研究加拿大文化，特别是对绘画艺术在国家意识、民族身份认同构建中的作

用缺乏足够的重视。对２０世纪初期开始流行的七人画派绘画作品的剖析，可以清楚地洞察到七人画派通过对独具特色

的加拿大风景的描绘，激起了加拿大人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热爱，传播和强化了国家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这对我国的艺

术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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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的加拿大，国家意识逐步增强，但由于历史原因，它既不承认土著印第安和因纽特文化，
又将英法为主的西方文化看作是殖民文化加以抗拒。当时的加拿大还面临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

型，外来移民文化的冲击和融合等问题。如何构建国家意识、增强民族身份认同成为当时加拿大社会无

法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艺术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七人画派在构建加拿大国家意识、民族身份认同中

的作用。七人画派是加拿大第一个有影响力的本土画派，艺术家们通过绘画这一媒介见证、承载、激发

了加拿大的民族意识。

１　绘画艺术与国家意识的关系
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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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国家意识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认知意识，是社会个体基于对自己祖国的历

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和理解，而逐渐积淀而成的一种国家主人翁责任感、自豪感和归属感，它是一种

政治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意识，它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公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有利于国家的昌盛

和民族的强大，使之在各国各民族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文以载道，画亦载道，文学艺术是一个

国家的精神、意识载体，通过文学艺术来描绘、记载国家的历史、宗教、民族文化以及国家特有的大自然

等，从而表征、承载着国家、民族的精神风貌。七人画派的哈里斯曾说，“艺术必须忠实地表达国家成长

的精神，艺术以各种方式记录一个国家民族成长的历史”［１］２３７。

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具有审美功能，还具有教化功能，通过民族艺术的传播，能强化国家意识和国家

身份认同。众所周知，由于加拿大长期受英国、法国的殖民统治，大量欧洲移民将欧洲文化带到这块广

袤大地，那时的加拿大人还没有民族的自觉，还没有形成独立于欧洲的文化，缺乏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

这种处境使得加拿大居民有一种自卑的情绪，这种心理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加拿大人的自信。在艺术文

化上的自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艺术创作上，很少有加拿大画家对加拿大的自然感兴趣，另

一方面，在艺术市场上，社会政治、经济精英认为加拿大不可能产生像欧洲那样伟大的艺术家和杰出的

艺术作品，甚至认为加拿大不可能产生自己的艺术和文化，他们不需要创新的艺术家和作品，只要模仿

欧洲艺术的画匠，他们宁肯购买欧洲一般的甚至是平庸的艺术品，也不购买、收藏在世的加拿大本土艺

术家的艺术品。正如麦克唐纳所说的，“他们把拥有昂贵的外国艺术品看成是物质财富的习俗和象

征”［２］１４。所以在１８５０年之前，在加拿大艺术界，艺术创作都是以欧洲艺术为典范，是欧洲艺术忠实的
临摹者，很少有加拿大画家对加拿大的山川河流感兴趣，大多数作品显得平庸［３］６５，艺术创作没有鲜明

的民族特征和意识。

由于加拿大人的长期努力和斗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与出现，１８６７年联邦宪法生效，加
拿大成为英国的自治领，民族意识开始萌芽。在此背景下，在艺术领域，艺术创作者力图表现加拿大的

民族精神和特性，其标志性事件是１８７６年一批多伦多艺术家成立了多伦多美术学生同盟艺术俱乐部，
也就是今天的安大略艺术设计学院，俱乐部成员经常写生、就地取材，在溪谷和平原寻找灵感，以加拿大

的云杉和松树为创作主题，积极探索一条走出欧洲阴影而属于加拿大自己的风景画创作道路［４］１８３。第

一次世界大战，加拿大军队积极参战，在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艺术界在内的加拿大人积极生产

和捐款捐物，保证军需供应，大战的胜利使得加拿大人的爱国热情高涨，民族自豪感增强。七人画派中

的六人曾在一战期间从事有关战争主题的绘画，如杰克逊在一战期间受加拿大战争纪念基金（ＣＷＭＦ）
的委派，通过绘画记录加拿大参战场面。战后，七人画派成功地将战争图像元素吸收到风景画中，影响

了他们的创作，这有助于创立加拿大的民族艺术风格［５］。同时大战也赢得了世界各国对加拿大独立地

位的承认，１９１９年加拿大独立于英国并加入国际联盟，虽然直到１９３１年《威斯敏斯特法》英国才承认加
拿大的独立性，但事实上一个独立的加拿大早已诞生。

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艺术本身更加民族化，而且艺术强化了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当时加

拿大的一些艺术家认为独立的加拿大需要独立的艺术，这种艺术必须代表加拿大和加拿大人。这样，有

文化自觉和担当的艺术家顺应了时代发展和国家需要，七人画派及时地出现了。

２　七人画派的形成、主要活动及影响
１９世纪末期的加拿大，经济发展迅猛，政治地位亦同步上升。这一时期正是七人画派的萌芽时期。

当时的加拿大，尚未完全脱离旧的殖民体制，文化上又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真正的本土视觉艺术资源

十分匮乏，加之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社会，故文化上缺少统一的、深厚的文化背景。国家意识、民族精神的

觉醒为七人画派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只要其他条件具备，种子就能破土而出。２０世纪初，起源于
美国的进步思潮席卷加拿大，一方面鼓励思想界摆脱欧洲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思想家爱默生说的，

“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依赖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我们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

余来获得营养”［６］６２。另一方面北美进步思潮是人们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反思，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是

８４１



第１８卷 王洪斌：七人画派与加拿大国家意识、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

通过机器大生产和能源大消耗来现实的，激进的物质主义带来了环境的污染、机械的生活、丑陋的建筑

和低俗的娱乐。在美洲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加拿大的民族意识高涨，艺术界纷纷成立俱乐部、艺术团体

进行写生、创作和展览，积极探索在艺术领域表现加拿大的身份认同和民族精神。

就在１９世纪末期２０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艺术家们开始寻求一种全新的语言模式，以独特的视觉图
像“表达一个新的国家与新的人们”，他们坚持他们所见的加拿大不像过去的画家带有“殖民地有色眼

镜”所描绘出来的加拿大，此时七人画派的成员之一麦克唐纳说的话便清晰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在我们将精神集中在土地和行驶的车辆时，我们往往容易忘记草原上的天空，……这种狭隘的实际观

念使加拿大艺术缺少任何的理想主义。这种实际观念认为艺术毫无用处，毫无必要”［２］１４。麦克唐纳的

话无疑反映出加拿大民众的失望之情。这种面对被殖民同化的危机所表现出的失望以及要改变现状的

愿望集中于七人画派的艺术观念中，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一群艺术家基于他们
在长期的艺术活动和探索中积累的共同艺术追求和使命感而聚集在一起，就像散落在加拿大广袤荒野

大地上的涓涓细流，终要汇聚成尼加拉瓜大瀑布，七人画派最终形成，它的最初成员有：汤姆·汤普森、

劳伦·哈里斯、阿瑟·利斯麦尔、亚历山大·扬·杰克逊、詹姆斯·麦克唐纳、弗兰克·约翰斯顿、瓦利

和弗兰克·卡尔米歇尔①。

为了扩大画派的影响，七人画派的创始成员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一是培养、吸收更多的具有民族意

识的青年画家；二是制定写生计划，深入加拿大北部、西北等荒野之地写生，保持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创作

灵感和纯朴的情操；三是制定展览计划，１９２０年５月７日，第一次正式以“七人画派”命名的画展在多伦
多美术馆展出［４］１８５，之后不仅在加拿大各地巡回举办展览，而且将展览扩展到美国、英国等主要欧美国

家，企图通过展览获得观众的认同，传播民族艺术；四是通过艺术批评和大众媒介传播，迅速扩大影响和

获得支持，当时不仅国内主流报刊杂志高度评价了七人画派的作品，就连一向以尖刻著称的英国媒介也

高度赞扬了七人画派的作品，认为七人画派的风景画不是对欧洲风景画的模仿，是真正的加拿大艺

术［３］７２。正是通过这些途径与举措，七人画派的民族艺术作品与风格被广为接受，不仅民众开始大量购

买其作品，而且也获得了国家重视和国际认可，早在１９２１年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就开始收购七人画派的
作品，１９２４年英国著名美术馆塔特美术馆也开始收购该画派的作品，可以说七人画派已然使加拿大艺
术跻身世界艺术之林。

七人画派不是一个正式的严密组织，没有正式章程，没有负责人，会员也不缴纳会费，但作为反抗欧

洲艺术文化的产物，七人画派创作富有民族特色艺术作品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们的创作紧密地和加拿大

西部、北部的地理和气候相联系，促进了以荒野为中心（ｗｉｌｄｅｒｃｅｎｔｒｉｃ）的绘画审美意识，增强了国家意识
和民族认同，成为加拿大本土艺术的开拓者［７］２１。

３　七人画派的风景画：田园还是荒野
１９世纪末期之前，加拿大艺术深受欧洲古典主义风景画的影响，这一方面使得很少有加拿大的艺

术家对本民族的风景感兴趣，另一方面，古典主义风景画所描绘的是阿卡迪亚式的田园风景，自然是人

化自然，体现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的整齐有序、和谐。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七人画派的成员厌倦了一

味临摹欧洲油画的做法，积极探索民族化的艺术道路，他们深入加拿大北部，努力把加拿大的风景画发

展成为一种崭新的、带有独特色彩的风景图式，在人口稀少，幅员辽阔，具有独特地形、颜色和光线的大

自然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梦想所在，那就是加拿大独一无二的山川、湖泊和丛林，七人画派开始根据他

们所看到的大自然来决定他们描绘的对象与方式，荒野的大自然成为绘画的主题。加拿大的北部自然

环境孕育了加拿大人坚忍不拔和豁达的精神，加拿大艺术要表现出独特的民族特性，就必须探索和表现

这种荒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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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汤姆·汤普森虽然于１９１７年不幸在阿尔贡金公园的卡奴湖中遇难，因而他并没有正式加入七人画派，但一般将他看作是七人
画派的精神领袖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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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创作出来的是一幅幅人类未曾涉足的原始自然风景，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是荒野的自然，

既没有人类文明的痕迹和现代工业的存在，也不是欧洲古典规范下的自然。杰克逊的《荒野之地》从前

景中的寒武纪时期光溜溜的石头延伸到中景的一片片树林，雨过天晴后的天空彩霞映照着中部的树林，

真正表现了加拿大北部粗糙荒芜的土地，杰克逊认为他的创作即是“将这种未经梳理过的、原始的大自

然用艺术的语言表达出来”［１］２２８。当时的一位批判家是这样描述他的作品“野性的、未开发的、荒凉的

自然”［８］６０。麦克唐纳《圣神的土地》中昏暗的暖色调，土地的黄色，洋红色的树木穿插在黑林中，湖水的

波涛拍打着岸边的云杉，光秃秃的大磐石是画面少有的亮块，天空云层低压阴沉，体现出大自然原始的

美。里麦斯笔下通常描绘吹折了的树，咆哮的风，粗糙的岩石，例如《九月的风》展现的就是乌云密布的

天空、翻滚的湖水、扭曲的树木，通过恶劣的天气再现真实的自然。同样卡尔米歇尔的《苏必利尔湖》缺

少的是雅致，露骨的山石、湖泊、云雾仿佛肌肉的文理和流动的血液。白雪皑皑的加拿大风景成为画家

常见的主题，展现了一个北方国家和艺术家的艺术眼光，如哈里斯的《雪Ⅱ》中雪非常厚重，几乎有雕塑
感，通过明暗对比、冷暖色调的对比，突出雪后阳光照耀的瞬间。

可见，七人画派笔下的风景画与欧洲古典田园风景画中的自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七人画派笔下的加

拿大北部风光是没有经过人类文明改造和破坏的地方，是荒芜未经开垦之地。这些风景画中的大自然

不止是自然力作用的问题，不止是光和颜色结合的问题，对七人画派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们关于民族生

存，以及它们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国家历史的问题，七人画派将北部的风景看成是加拿大精神和形象

所在。

４　荒野与加拿大精神与民族意识
七人画派为何选择用荒野而不是现代城市、多民族文化来标识加拿大的国家意识、民族认同和现

代性？

一是当２０世纪初加拿大人日益呼唤加拿大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时候，其独特的大自然景观激发了加
拿大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本土意识。对于这个新的移民国家，其文明程度和欧洲相比是落后的，又没有太

多的传统能够继承和发扬，唯独自然景观是独特的。２０世纪初的加拿大仍然是一片未被污染过的处女
地，一块粗糙而凛峻的荒野之地，它没有古老国家所拥有的传统人文景观，也完全不同于经典田园的精

巧、雅致，加拿大的风景就像它的四季———质朴、粗犷而鲜明，它没有一个季节到一个季节的过渡，而是

从一个季节跳到另外一个季节，是一种极端的对比，这里有极端的阳光和雷雨，白雪和红叶，犹如其民族

性格般强烈，大喜大悲，大起大落，这一切构成了加拿大气势恢宏的风景线。加拿大特别是北部苍茫的

原野，辽阔的湖海，茂密的森林，高峻的雪山都深深地吸引着艺术家，成为他们创作的艺术源泉。七人画

派与加拿大国家成长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对于加拿大的绘画艺术具里程碑意义，正如哈里斯所说的，

“我们日益意识到必须通过本国的特征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发现民族精神，没有人将卑躬屈膝地依靠

其他地方和时间创造的艺术”［９］１６２。１９２８年，戏剧家埃尔曼·沃顿（ＨｅｒｍａｎＶｏａｄｅｎ）在评论七人画派与
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时，认为“七人画派是勇敢奋斗的先驱者之一，他们从我们国家的山河中找出新题

材，并发展了新的技术来表达……，无疑，七人画派成员们所创造的艺术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绘

画作品本身”［１］２３６。

二是这种选择植根于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民族认同。早在１９１３年麦克唐纳和哈里斯从多伦多到纽
约的布法罗参观了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展览，斯堪的纳维亚艺术用厚重的色彩来造型与彰显肌理，

避免那里的虚无绘画，外观的装饰性，动态的线条，有机的形式，这种绘画方式深深地吸引了他们［１０］。

这种反潮流，独特的绘画主题和技巧刺激了他们去描绘加拿大北方土地，以便于能创造一种精神，哈里

斯后来写道，“这里的风景是通过人的眼睛看到的，是用心感觉和大脑理解的，这种艺术是朝气蓬勃的，

凛峻的，不屈的，体现的是真实的北方”。同样麦克唐纳也说，“他有类似的感觉，这些绘画描绘的就是

加拿大，这就是我们想在加拿大要做的”［７］２９。

三是植根于对工业文明的忧虑和荒野精神的追求。２０世纪初，欧美主要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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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工业化进程也加速。原始的纯粹的自然景观已经被人为地破坏和驯化，都深深地留下了人类

活动的痕迹，有些甚至被工业文明所毁灭。对科技、工业化产生的焦虑并没有随着２０世纪的发展而减
弱，但七人画派的艺术家认为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只能侵蚀荒野的自然物理属性，而没有侵蚀荒野的精神

属性，七人画派正是要以韦伯式的决心①，通过创造生产一种国家艺术，以寻求加拿大现代性的支配价

值，这种价值就是七人画派所努力地描绘的荒野及其代表的加拿大国家精神与民族认同［７］２３－２４。

荒野意味着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利斯麦尔曾这样评价这个艺术团体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七人

画派的作品有任何价值的话，那是因为这个团体表达了战后来自不同地方，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的愿

望，他们期望以一种全新而震撼的方式向加拿大人展现他们曾经为之战斗过的国家。“我认为，在那时

我们感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审视这片土地，让他们明白这并不是一个只能是工业开发的地方。加

拿大的美是一种外向的、荒野的、自然纯朴的美。”［１］２２４

荒野意味着本土意识。要使绘画具有加拿大民族特色，就必须探索加拿大北部地区独特、遥远尚未

开发的荒野之地。七人画派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他们认为在加拿大不像在欧洲有那么多

的名画可以学习借鉴，而进口画主要描述的是欧洲的田园风光，这不适合加拿大的自然，欧洲的气候也

不具备加拿大冷冽的特点。他们的绘画不再是对欧洲古典主义绘画的模仿，而是注重写生。七人画派

的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写生之地，如里麦斯在乔治亚弯，麦克唐纳在洛基山脉和阿尔戈马，哈

里斯在苏必利尔湖和洛基山脉，杰克逊在圣劳伦斯河。七人画派的绘画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共

鸣，就在于这些绘画能让人有效地联想到加拿大独特的风景及其所象征的国家精神和民族意识。

荒野象征着自然主义的情怀。七人画派深受美国爱默生超验主义和１９世纪中叶美国哈德逊河画
派的影响，认为人应该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之心，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这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

直强调人是万物主宰的思想格格不入。

５　启示
七人画派摆脱虚无缥缈的欧洲田园，直面加拿大荒芜的北方大自然，在画派的努力下，加拿大民众

开始接受真正的本土艺术，意识到了加拿大风景画是加拿大文化独立的象征，它不是欧洲艺术的追随

者，是一股新生力量，具有开拓精神和富于创造力。七人画派培育了自由创作空间，为加拿大艺术家摆

脱学院派的束缚奠定了坚实基础。劳伦·哈里斯在总结七人画派的历史贡献时说，“艺术家能自由地

用自己的方法观察和描绘加拿大的风景，是富有创新性艺术传统的萌芽，开始把艺术当做加拿大生活的

一个部分”［８］３８。七人画派的作品成为加拿大的经典，是加拿大引以为傲的国家财富，他们的艺术思想

和艺术实践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和可借鉴的地方。

一是艺术创作要体现民族精神。近代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和洗礼，

西方文化思潮和艺术观念开始引起中国艺术家对传统艺术的反思，盲目崇洋媚外，但也有部分艺术家对

西方现代艺术持全盘否定态度。如何做到两者兼顾，既充分吸收借鉴西方艺术观念，又保持中国的民族

特色，是摆在中国艺术家面前的一个难题。加拿大七人画派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们不是对西方绘画

的简单模仿，而是在充分吸收西方绘画技法的基础上，描绘了加拿大独特的地域风貌、民族特色，通过对

加拿大荒野大自然的构建，展示了一种坚忍不拔、豁达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基于他们深切的体

验和真实的感受，只有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作品才能称之为优秀作品。

二是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艺术创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只有

贴近生活，亲近大自然，才能获得真切的感受，这样的艺术作品才是接地气的作品，才会受到大众的欢

迎。艺术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艺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七人画

派在继承西方绘画技法的同时，突破了传统学院派的束缚，他们的艺术作品体现了加拿大的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创新，是全新的加拿大艺术，是国家民族精神、艺术家情感与艺术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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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致力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的结合。

三是立德树人是艺术及艺术家的根本任务。艺术对于立德树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艺术能够

培养人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引领人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

深厚的民族情感，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改进艺术教育，提高人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艺术家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七人画派以艺术的特有形

式表征国家精神，强化民族认同，使加拿大民族艺术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他们是加拿大国家成长的推

动力量和民族认同的见证者。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艺术家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文化的传承

者和精神的先觉者，必须要有责任感和精神追求。在我们社会主人国家，艺术家更应该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艺术家不仅要知道“怎么画”，而且更

为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画”和“画什么”。“怎么画”主要体现的是艺术技法层面，而“为什么画”和

“画什么”体现和折射的是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因此艺术家也要牢牢记住“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

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强化自己的责任感和精神追求，从而给予社会更多的正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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